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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发掘的
山东商周考古最大墓

临淄南马坊大墓时间定为战
国早期，规模宏大。因位于考古界
瞩目的齐故城周边，属高等级贵
族大墓，尤其受人关注。

此墓的发现，是考古部门配
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根据有关条
令，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时，要先
考古，后出让，此墓便是在前期考
古勘探过程中发现的，为后期考
古发掘和科学保护争取了时间。

由此，这座“目前山东规模最
大的商周时期墓葬”得以正式发
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我国，一
方面因地下文物具有不可预见性，
另一方面对大型墓葬的发掘，要考
虑是否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发掘
是否更利于保护等情况，临淄地区

“四王塚”“二王塚”规模更大，但没
有发掘紧迫性，就属于这种情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
的执行领队张恒介绍，我国商周时
期高级贵族墓面积在几十或上百
平方米的较常见，少数战国墓可达
上千平方米。临淄南马坊战国大墓
总面积超过1400平方米，可谓一座
货真价实的“豪墓”。尽管占地面积
并非彰显商周贵族等级身份的绝
对标准，但确实是重要参考。

全国学术界对此1400平方
米大墓也非常关注，有人梳理发
现，这不仅是山东地区最大的，在
全国也非常少见。

对此，张恒介绍，我国在东周
时期，秦、楚、齐等大国确实造有
一些比较大的高等级贵族墓，墓
葬大小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
关，与墓葬所属的时代和国族也
有一定关系。但综合比较和考量，
此次临淄南马坊大墓的规模仍非
常少见。

从墓葬形制结构看，商周时
期最高等级的有亚字形、中字形
大墓，与之相比，此墓为典型的甲
子形大墓，稍逊一筹，但几乎已是
当时高级贵族的“标配”。我国周
代贵族身份，从高到低分为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在无明确文字
信息指向王墓的情况下，考古人
员根据其规模、形制、出土文物等
信息，将墓主人身份锁定为上卿
一级的贵族，也算是“留有余地”。

除了墓葬总面积，临淄南马
坊战国墓发现两座车马坑，同样
为“山东最大”。

墓室中发现迄今为止
最完整的木结构帷幄

普通读者或许会纠结于墓主
人是谁，但对考古工作而言，精彩
远不止于此！

中国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坐
镇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说
的是兵家智慧。但是，“帷幄”性质
应是行军帐或狩猎的帐篷，决定
它应是可拆卸的，但它长啥样？普
通人根本不了解，也缺乏想象空
间。现在，它来了。

此次临淄南马坊大墓发掘，
考古人员在墓室填土中，发现迄
今为止最完整的木结构帷幄。随
着墓室夯土被一铲一铲剥离，檐

枋、角梁、各种转角柱……当时帷
幄使用的木质构件，出现在人们
面前。除此之外，这些木构件中还
残存着丝织品，极有可能是附着
在帷幄上的帷幔类织物。甚至，在
这些残存丝织品的表面，尚留有
近2500年前的彩绘纹饰。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博物
馆二楼海岱考古展厅，复原有一
件长清岗辛战国中期墓出土的帷
幄，是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罗勋章等老前辈发掘的。其中，发
现了帷幄的铜构件，可惜木结构
部分已经腐朽。后来，罗勋章先生
根据这些铜构件，以及在铜构件
中发现的铜帷钩，推测这些构件
为悬挂丝织品的，并将该架帷幄
的基本结构做了复原。

这次，在临淄南马坊战国墓
出土的帷幄中，恰好发现了丝织
品，让张恒等极为钦佩罗勋章老
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洞见。

每次考古发掘，都是一次复
原和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
通过墓葬等保存下来的这些不那
么完整的材料，可以不断补齐对
历史的认知。此次帷幄的出土，为
之前提供了更多不掌握的细节。
在考古发掘中，已做了数字化初
步复原的工作。

墓内装饰华美
像一座地下宫殿

说起这座大墓，执行领队张
恒数次由衷感叹：“非常华美！”

此墓发掘的齐国墓葬中，结
构比较典型。墓内装饰非常精美，
这在之前发掘的齐国墓中是不多
见的。此墓的突出特色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在墓中进行装饰并不鲜见，
临淄南马坊战国墓的特点在于，
一是在营造的程序、技术、纹样和

建造方式等方面，均十分具有代
表性，其关系清晰，为以往少见。

其二是装饰全面，不仅对墓
室四壁反复修整涂抹，甚至连墓
室二层台面都进行了整平、铺席。

其三是装饰面积大，整个墓
室都发现了环绕四壁的墙帷装
饰，这些装饰纹样绘制非常华美、
典雅，令考古队员们犹如“穿越”，
如同置身当年贵族居住的宫殿。

透过这些经过加固的墓壁，
以及壁面上经过反复修整、涂抹，
大面积铺挂苇席并环饰彩绘墙帷
的做法，今天的人们可一窥古人

“事死如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
的丧葬观念，也深化了对齐国墓
葬建造过程和装饰艺术的认识。

这些华美的装饰艺术中，蕴
含了多少当时政治、文化、经济以
及纺织业、手工业、自然环境等方
面的信息？想要揭开其中的历史
密码，恐怕远非一次田野考古所
能承担和完成。

这还不包括此墓出土的大量
青铜器、陶器、车马器、乐器等随
葬品。这些随葬品因为出土时已
成碎片，后面还面临很长时间的
科技保护修复问题。

临淄南马坊战国墓
发现山东最大车马坑

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此
墓发现两座大型车马坑，规模为

“山东最大”。
张恒介绍，山东商周考古中发

现的车马坑不少，晚商、西周的都
有，近几年出土的有高青陈庄、纪
王崮(天上王城景区)等，较早的还
有东周殉马坑、后李车马坑等。但
此次发现的车马坑创下规模之最。

其中，一号车马坑长度达到
56米、宽4米多；2号车马坑长度接
近25米、宽4米多。

车和马都是当时的战略资
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
古代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国”
代表国力。死后能随葬大量车马，
是墓主人身份和实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车在古代是高科
技产品，制作难度极高，是真正的

“国之大器”。一个国家能生产大
量车，说明该国的手工业是非常
发达的，拥有完善的生产体系。反
过来说，当时有实力造车的多是
大国。

像著名的秦始皇铜车马，属
天子规制，主要使用珍贵的铜制
作打造，比此次发现的木质等级
更高。马车背后，暗含“书同文、车
同轨”的史实，对秦时道路、手工
业发展情况，有很重要的研究价
值。此次临淄出土的战国车马，较
秦始皇陵铜车马还早几百年。若
进行比较，也可对当时的车马演
进情况有更多掌握。

将近2500年后的今天，当年
造车的繁缛和精密，倒是给科学
考古发掘带来不小挑战。一招不
慎，失去的将是珍贵的历史信息。

所幸的是，在发掘古代车马
方面，国内已有比较好的技术。早
在新中国成立前，考古学家已着
手开展车马坑的清理。

在山东，同样出自临淄的东
周殉马坑发掘，奠定了非常好的
经验、人才基础。张恒感叹，今天
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或踩

着前人蹚出的路前进，所以能辨
析出车的结构细节，有了前人的
基础，我们理应做得更好。

如今的“田野”考古，已可以做
到在室内进行。考古队在重要墓葬
或遗址上建设一间间“玻璃间”，既
可以遮风挡雨，又便于施工。本着
保护先行、深入挖掘价值等原则，
目前临淄南马坊大墓积极采取现
场保护措施。对一些现场不便提取
的遗物，采取连周围淤土整体提取
办法，移到实验室仔细清理。

对重要地下文物最好的保护
是原址保护，现有的考古工作，需
照应到未来的长久保护，如建成
博物馆或遗址公园等。当地政府
和文物部门都支持此项工作，南
马坊战国墓争取原址保护。

墓主身份指向“上卿”
具体是谁很难确定

挖掘过程中，对墓主人是谁
的追问伴随始终。这一点，考古人
员与普通读者同样感兴趣，因为
这有助于更多地了解背后历史。

中国汉代以前，墓葬有“十墓
九空”一说。猖獗的盗墓活动往往
从墓主同时代就已开始了，之后
历代都会被人盯上。

此次临淄南马坊战国墓同样
是一座几经被盗掘的古墓。张恒
说出一个惊人数字：现存盗洞60
余处，估计曾上百次被盗！

古墓一旦被盗，意味着其承
载的宝贵历史信息就此散失，很
可能永远不再为人所知。在此情
形下，现在考古得到的信息往往
是凌乱的。若想知道墓主人是谁，
需要考古人员运用广博的历史知
识，并结合能拿到的各种材料，尽
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对墓主人的追问，只是考古人
员“一个点”而已，并不是考古的唯
一目的。考古人员没有时间和心情
纠结于此，必须尽力为文物保护抢
时间，与盗掘文物犯罪抢时间。

利用科技手段几次测年，并
结合出土的文物，考古队认定墓
葬很可能处于战国早期阶段，墓
主身份为“上卿”，有一定的军事
实力(但不一定是单纯的将军或
武将)。在此期间，齐国曾发生一
桩著名历史事件———“田氏代
齐”。无疑，考古发现为人们了解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变迁提供
了难得的实物依据。

至于墓主人到底是谁，来自
哪个家族，还需要去找证据。答案
或许就在那堆有待修复的青铜、
陶器碎片中，在墓主人遗骸的
DNA中，或者在施工人员的一铲
下……

在锁定墓主“上卿”身份后，
张恒等考古队员相当于“圈定”了
重点目标。“我们有一定的线索，
也有一些初步认识，但限于证据
链问题，不好明确与哪些人物或
家族有关。”张恒说，毕竟，考古圈
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

张恒介绍，此墓于2021年6月
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获准发掘，实
际大规模发掘自2022年2月开始，
目前已基本发掘完毕（其余2/3不
主动发掘)。之后便进入“实验室考
古”阶段。下一步，将加大科技考古
和分析力度，解决大家关心的墓主
人是谁、来自哪个家族等问题。

山东商周考古最大墓全揭秘
发现山东最大车马坑，墓主身份或为上卿

2022年开始发掘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
镇南马坊战国大墓，被称为年内全省五大考古新
发现，其出土的车马坑、木结构帷幄等惊艳面世。
每5年一届的全国考古工作会正于7月11日至12日
在济南举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到该发
掘项目执行领队，详细讲述此次大发现精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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